伟人为何反感物质刺激

历史侦查处
伟人为啥反感一味的物质刺激?因为他早就看穿苏联搞物质刺激迟早玩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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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莫斯科。

寒风夹杂着冰冷的雪花。

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那面红色旗帜。

在无声中缓缓降落。

红场上的行人们面色麻木。

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。

手里紧紧攥着几张贬值成废纸的卢布，在风雪里排着长达数公里的长队。

仅仅是为了用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军功章，去换取一口西方快餐店的面包。

那一刻。

一个曾经让全世界颤抖的庞大帝国，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轰然倒塌。

无数人在废墟上痛哭。

无数人陷入了长达数大十年的困顿与混乱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更迭。

而是一个庞大试验的彻底破产。

而在三十多年前。

在遥远的东方。

一位高瞻远瞩的伟人。

在一间点着昏暗台灯的窑洞与书房里，手里拿着红蓝铅笔。

在一本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，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

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重重迷雾。

早已看到了这个帝国在三十年后的悲惨结局。

当时，苏联的赫鲁晓夫正在大刀阔斧地推行所谓的经济改革。

他们给这次改革起了一个极其诱人的名字叫“物质刺激”。

简单来说。

就是用奖金。

用计件工资。

用个人物质享受。

来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。

他们认为。

只要给工厂经理发足够的奖金。

只要让工人们为了多拿几张卢布而拼命加班。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率就会成倍提升。

在他们眼里。

人不过是一种精密的动物。

只要在鼻尖前挂上一根叫作金钱的胡萝卜。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前奔跑。

这套逻辑。

在西方世界被奉为圭臬。

而在当时的苏联。

也成了解救经济停滞的灵丹妙药。

然而。

伟人在看到这些报告和教科书时。

眉头却越锁越紧，他敏锐地察觉到。

这是一剂包裹着糖衣的剧毒毒药。

他在批注中冷峻地写道。

他们过于强调物质刺激。

而忽视了政治挂帅。

忽视了人民的精神力量。

如果把一切都变成金钱交易。

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就会重新退化为冷酷无情的雇佣关系。

伟人绝不是否定物质利益。

他比任何人都关心劳动阶级的温饱与福祉。

但他坚决反对把物质刺激当成唯一的法宝。

因为他深谙人性。

更懂得权力与资本在暗中运行的无情法则。

一旦一个社会把物质刺激捧上神坛。

整个国家的底层逻辑就会发生极其可怕的偏转。

首先，

它会直接孕育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。在物质刺激的指挥棒下。

企业和工厂的负责人开始拥有极大的权力。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利润指标。

为了拿取高额的总经理奖金。

开始疯狂压榨底层的普通工人。

为了完成账面上的数字。

他们可以粗制滥造。

他们可以隐瞒亏损。

他们甚至可以克扣工人的福利。

因为只要利润数字好看。

他们就能获得令人咋舌的物质回报。长此以往。

这些企业管理者和高层官僚。

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高度一致的特殊群体，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特权阶层。

他们住着国家分配的豪华别墅。

出入有专车接送。

在只有高级官员才能进出的特殊商店里购买昂贵的进口商品。

而底层的普通工人们。

却要在寒风中排队几个小时。

仅仅为了买到一袋新鲜的面包。

这种巨大的鸿沟。

在物质刺激的掩盖下。

被合理化成了能力的差异。

这就彻底背离了公平的初衷。

其次，

物质刺激会彻底解构劳动阶级的主人翁意识。

在一个健康的红色社会里。

工人之所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。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。

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。工厂是他们自己的。

每一滴汗水。

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积累福祉。这就是精神力量的伟大之处。

它能让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。

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。但当物质刺激成为主流。

工人们很快就会发现。

干多干少。

只是为了那几张卢布的差距。

而那些拿大头奖金的领导。

和自己根本不是一个阶层。

他们开始明白：

自己依然只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雇工。主人翁的自豪感荡然无存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极其冷漠的雇佣心理。

你不给够钱，我就不干活。

你给了钱，我也只是应付差事。

这就是苏联后期最著名的那句民间谚语的由来:

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，我们假装在工作。

当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级开始用这种消极懈怠的方式抵抗特权时。

这个国家的根基。

实际上已经彻底烂掉了。伟人早就看穿了这一点。

他指出，

光靠物质刺激，

是不能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的。

人的欲望是无限的。今天给他十块钱奖金。

明天他就想要二十块。

一旦国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私欲。

信仰就会在一瞬间崩溃。

苏联的悲剧。

恰怡印证了伟人的这个断言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

苏联的经济陷入了彻底的停滞。由于长期重工业畸形发展，轻工业极度匮乏。

货架上空空如也。

卢布变成了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。

此时，

那些早就被物质刺激洗脑了几十年的苏联精英们。

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拯救这个国家。

反而开始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特权变现。

因为他们发现。

虽然自己拥有别墅和专车。但这些都是国家资产。

一旦自己退休或者失势。

这些东西就会被无情收回。

他们无法把这些特权合法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。

如何才能让这些特权变成永久性的财富?

唯一的办法。

就是推倒这个红色的牌子。实行彻底的私有化。

把国有的工厂。

矿山。

铁路。

变成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。

于是。

在一九九一年。

那些曾经宣誓要为崇高理想奋斗终身的官僚们。

成了最渴望苏联解体的那批人。

他们迫不及待地撕下了身上的红色外衣。摇身一变。

成了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。

他们用极其低廉的价格。

把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工厂和资源瓜分殆尽。

而那些普通的苏联工人。

在经历了三十年物质刺激的洗脑后。

早就失去了组织起来反抗的能力。

他们只盯着眼前的利益。

手里拿着分到的一张毫无用处的私有化证券。

像傻子一样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洗劫一空。

最后，

他们不得不去当保安。

去当清洁工。

甚至把家里的最后一点家当拿到街头变卖。
